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
土地爱得深沉。”侯马之于我，即是如此，时光荏
苒，我，始终爱着侯马。从16岁发表第一篇文章
起，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用“新田”作为笔名，既饱
含着对这片生我养我故土的深情，更寄托着我对
这片富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土地的敬意。我已有
整整五年没有回侯马了。今年年初，我怀着激动
又忐忑的心情，回到阔别已久的侯马。

因为从小与植物结缘，我总在思考，从40年
前自侯马出生的那一刻起，我的脚底就仿若长出
“大树根须”，深深地扎入这片土厚水深的土地
里，我的灵魂也在侯马这片热土上蔓延生长，即
便是在我学习工作已经22年的天津，那些生长出
来的根须，每时每刻，依旧思念着属于它们的土
地。我想，植物不论高大还是矮小，生命不论长
久还是短暂，都因为有根才可以茁壮地成长，人
本身就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有根“植物”。有根，才
有了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源。

情之根

在外生活愈久，故乡的风物在我的脑海里愈
发清晰。前些年每次回家，第一个心愿就是要回
到西阳呈村、北坞村，沉浸在老家的院子里、乡村
的庄稼田、乡亲们的言语间，以及牛羊牲畜的叫
声中，因为内心长出的田野是那么亲切自然、鲜
活温润。

西阳呈村是一个古老美丽的村庄，村北边是
汾河最大支流浍河，村南面是紫金山脉峨眉岭，
我的祖上就生活在这里。回家的第一天，我急切
地催着表姐开车先拉着我回了一趟西阳呈村。
离老远就看到了家门口的那棵老槐树，再走近一
看，两个老人正坐在树下晒太阳。爷爷去世后，
村里的亲戚搬到了空置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三
十年。我赶忙上前一步，拉住他们的手，还没等
我开口，这两位老人就对着父亲热情招呼：“海龙
（父亲的小名），这是强强吧。”突然间，一股浓浓
的乡音涌入耳中，我也忍不住用“土话”和他们交
谈起来。

和老人寒暄后，我站在老槐树旁，仔细地端
详、抚摸着这棵树。犹记爷爷在世时，曾多次告
诉我，自打他小时候，这棵古槐就在这儿了。在
我的记忆里，它就是一把绿色的大伞，爷爷总是
站在槐树旁等着我回家。这棵古槐的种植年代

虽已无法考证，但是它从一棵幼苗变成“老寿
星”，经历了几百年的漫长时光，一直守护着家
族，播撒着绿荫，虽历经沧桑，却依然苍劲挺拔，
主干自地面往上一米多处均为中空，树心形成树
洞，仅靠南面皮层支撑全株，生命的顽强着实让
人心疼。我感受着迎面吹来的风，仿佛自己也是
一棵树，找到了藏在年轮里的秘密，脚下长出树
根，四肢变成树枝，皮肤变成树皮，头发变成树
冠，血液变成树的叶，深深地扎入泥土里
生长、流淌……

从西阳呈村到北坞村有三十里地路
程，小时候坐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觉
得视野宽阔，但坐到半路时就觉得硌屁股
了，还得换到后座上再坐一程。现在开车
很快，在笔直的路上行驶，一转眼就到
了。北坞村历史很悠久，因北坞古城而闻
名，是晋国晚期晋卿所拥有的宫城，是晋
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村的西边还存
有好几段土城墙，姥爷家的西院墙就是一
段古城墙的遗迹。我虽然出生在城市，但
是童年时期的寒暑假和大部分周末，都是
在北坞村度过的，这里是我情感的“吸铁
石”，一块我永难忘怀的土地。

晋南自古就是粮仓，北坞村的四周被长长的
田垄切成一个个长形的方阵，方阵上生长着蔓延
很远的麦田。车子刚到村口，我就被一阵阵植物
的气息所吸引，那是麦子的味道。我下车径直走
进麦地里，小心翼翼踩着地埂，生怕踩倒一棵麦
苗。即便是在冬天，小麦也在温情的大地和安静
的暖阳中默默生长，绿绿的麦苗在冷风中摇曳，
我似乎又回到儿时，和姥爷姥姥在麦田里劳作，
播种、施肥、浇水、收割、打麦……这萦绕在生命
中无法忘却的温暖与眷恋，让我感受到每一片麦
田里，都留有熟悉的童年和永不消逝的亲情。

冬日夕阳，寒意中带着温暖之光。我就这样
静静地站在麦地里，沉醉在混合着幸福和伤感的
味道里不知归路，那是土地最深处的味道，那是
生命中最难以割舍的温情。这时，耳边似乎远远
地听见牛的哞哞声，不经意地抬头，麦地旁一个
老人正牵着牛慢慢走来。

往事如烟，一切都远去了。那些值得怀念的
美好记忆随风而逝，只能在午夜梦回时再细细品
味。曾无数次问自己，明知都消失了，何必再来

寻呢？让这情的相牵和根的相连，搅动内心深处
自以为已经忘却了的记忆。

路之根

一个人和一座城，似乎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缘
分。侯马是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文明汁液的地
方，这里曾是2600年前，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古
都新田。这次回乡发现自己曾经熟稔无比的城

市，已经不辨东西。新的城市框架、宽阔的街道，
处处是崭新林立的高楼，花团锦簇的街区，还有
新修的几处场馆、公园，使得多少游子归来时，居
然不认识了回家的路，而回来了又不想离开。

在侯马这座钟灵毓秀、底蕴深厚的城市里，
新田路被侯马人亲切地称为“母亲街”。对于新
田路，每个侯马人都能挖掘出潜藏在记忆深处的
新田记忆。我时常想起那些浮光掠影的场景。
在家中的相册里，有几张泛黄的相片，那是父母
在新田路上栽种幼小的国槐树苗，那是母亲拿着
修树剪精心地给国槐修剪枝条，那是父亲骑着二
八自行车沿路查看国槐的生长情况……而今，城
市不断变化，父母年岁渐长，可新田路上依旧上
演着充满温情的生活故事。2023年，新田路进行
了提升改造，沿新田路建设的晋鼎园、晋才园、晋
乐园等多个弘扬晋文化的主题公园，让整个城市
与古文化深度融合、相得益彰，解读着晋文化的
密码，留住了晋文化“基因”，这种梦幻般的巨大
变化，令人置身其中不能自拔。

这些年，虽说人不在侯马，心却一刻都没有

离开。我在主题公园游览的时候，见到一株古槐
旁边有一大型浮雕，上面雕刻着：“《左传·成公六
年》曾载，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
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这段古文中有
“厚”“深”二字，我这样理解：“故乡是一个人生命
的起点，也是一个人精神的归宿，是血脉的源泉，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故乡永远是我们的根，只要
根在，生命之绿就像这棵古槐一样永存。”

时间在走，人的思想也在向前走。在
侯马，更多的人用自己的方式思索和实践，
希望既保护传统，又改善环境；既传承文
化，又提升品位。新田路两侧崛起的商业
楼群和居民住宅，取代过往沿路那些低矮
建筑，城市之根华丽转身，新田路见证着这
座古城生生不息的澎湃印记。新田路在侯
马人心中，已不仅是一条路，更珍藏着古都
新田的历史荣光，描摹着今日侯马的美好
未来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在步行回家的路上，我发现新田路在
拓宽改造中，保留了四十年前人行道上栽
种的国槐。我不禁感慨万千：虽然我不再
青春年少，却如那一棵棵把根扎得很深的
国槐，可以走进往日时光，获得岁月恒久

的抚慰，感受故乡这片土地深处的温暖。
在侯马大街上行走，是我每次回家的习惯，

是对这座城市最朴素的爱。我熟悉那些景物，那
些气息，那些历史深处的细节。闭上眼，我的心
里依然住着一个活色生香的侯马。

味之根

欣赏过故乡的烟火，感受过故乡的冷暖，总
想为这里记下点什么——故乡的美味、唇齿的记
忆。即便是美味中的一个片段，那也是刻入基因
的味觉之“根”。

晋南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地
理环境。因为地理、气候等原因，盛产小麦。侯
马市在建市之前原属于曲沃县，在曲沃县城东南
交里村西北有一座交里桥。历史悠久的交里桥
饸饹面，名噪三晋，是山西面食久负盛名的老品
牌，也是一道在侯马、曲沃地区，用料考究而独具
特色的传统风味名吃。

姥爷年轻的时候，曾在交里桥饸饹面馆当过
学徒，学会了做饸饹面的好手艺。我上小学的时

候，姥爷曾在学校门口开了一家饸饹面馆，我吃了整
整五年。姥爷还有口头禅：一斤白面，六两水，加盐
化碱温水再和面；爁臊子，肉切丁，煸炒加酱再添醋，
小火炖熟倒砂锅……这个做饸饹面的精髓秘诀，至
今仍在我耳边回响。

每次回侯马的第一顿饭，总要先吃一碗饸饹面，
故乡的回忆便从这碗饸饹面走进心里。表哥从机场
接我回家的路上，直接带我走进了一家交里桥饸饹
面馆。几分钟后，一碗表面浮动碧绿的菠菜、面顶端
堆满小块卤肉，散发阵阵诱人香气的饸饹面就摆在
我面前。一般卖饸饹面，在面炉子旁边还有一个火
炉子专打油酥饼，随打随卖，与面配套着吃，是一道
绝美的佳肴。油酥饼，一咬就掉碎渣，尤其是刚出炉
时脆脆软软，我一口气能吃两个。

我撒上辣椒面、倒上米醋，一口面、一口饼子，狼
吞虎咽，风卷残云。吃罢，我抹抹额角上的汗珠，咂
咂唇齿间余留的香味，对商家说：“额（晋南我字的称
谓）再来一碗。”吃完第二碗后，虽仍意犹未尽，但心
里有了久违的满足感。

侯马人对交里桥饸饹面的爱，深入骨髓，从黄发
垂髫到壮汉妇女，从市井商贩到都市白领，没有人不
喜欢饸饹面。没有这碗面伴随日常，侯马人就觉得
生活少了一种滋味。这样一种单纯的眷念，已经成
为每一个侯马人终生不舍的乡愁。

在回家的短暂几日里，不是在姑姑家吃炒馍花、
抿蝌蚪、拨鱼儿，就是在舅舅家吃油旋子、臊子面，就连
妈妈最拿手的揪面片、剔尖、剪刀面都得排着队……这
些从小喜欢的面食，细数起来都让人口舌生津，何况
是在几天时间里未能一一遍尝。

离开侯马的那天清晨，一早就在早点铺门前等
着开门，喝完了一碗鲜嫩的羊汤，又点了一碗胡辣
汤，还没满足，又喝了一碗油茶。欢快酣畅间，在氤
氲的氛围里，味蕾被美食、美味激活，满足感与幸福
感，在离开侯马的那一刻缓缓荡漾。

侯马的美食还有很多，一粥一饭、一菜一汤，林
林总总，说也说不全，吃也吃不够。舌尖上的记忆就
是这样顽固。不管离开侯马多久，我最喜欢的食物
还是那些，那种亲情的美好和凝成永恒的记忆，时常
萦绕在舌尖，让我唇齿留香，一辈子也抹不去、忘不
掉。生我之地是侯马，养我之地亦是侯马，那些承载
着童年回忆之地，保留着个人丰富记忆的生活之地，
就是人生无法抛却的根。

本版题图 张宇尘

春食是南方人的说法，北方虽
不这样讲，但也有专赶春天才吃的
吃食。

南方春早，花草烂漫，应季的春
卷、春团、春糕应时而生，尽管主料都
是面皮米团，但点缀和包裹的却是地
道的春天。如春卷以野菜为馅，春团
则以春季最鲜嫩的艾草、春笋，或者一
种叫鼠曲草的菊科野草浆汁揉制。这
样以春为食的吃法，仿佛是把整个春
天卷了起来纳入肚腹，或是把满目的
春绿涓滴不舍融进了身体。据说一些
地方还有春席，那将是多么盛大的一
个春的飨宴，也是与春天的约会。

北方的春天，万物由寒入暖逐渐
复苏，天地间的花草树木积了一冬的
能量与等待，正在此刻苏醒、
缓释、呈现，却又不至于过于
激烈和盛放，只是刚刚伸手
蹬脚在一点点试探。那草那
花那叶便柔顺温和得恰到好
处，仿佛初来乍到者还有些
羞涩，来不及放开，绝不会暴
躁不会猛烈不会疯狂，滋味
却恰到好处，时机就在春
天。于是，那花那叶那草那
茎那秆那根那须，那绿那粉
那红那黄，那春天里所有的
青涩之物，便可以身段柔软
地委身于灶火之间，成为食
物，成为药草，成为青绿的汁液和果
实，成为新鲜的美味和奇迹，被主妇
们百般变换成万千食物的花样，最终
成为人们咬春、品春、吃花、食草的归
宿。一个春天，正因了这番与春食的
姻缘，才变得与众不同，婀娜多姿，万
般滋味。

食草，是春食中的主角。北地常
见的各种能上餐桌的野草，此时都被
冠以野菜的名义身价陡增。吾乡晋
西南，人们常食的野菜如茵陈，又叫
白蒿，春时正白眉白须白得招人喜
爱，味道也正好，养肝利气，滋味隽
永，是乡人春天常食之物，多以拌面
蒸制的咕哩为主，远在异乡的人还会
得到家人寄来的茵陈快递包裹。我
知道，亲人们千里迢迢寄来的不只是
一包家乡的野草，更是一抔带着青绿
的属于家乡的春天。“江南无所有，聊
赠一枝春”，在晋南人那儿也许会替
换成了“晋地春来否，且寄一抔蒿”。
此外，还有地菜、荠菜、麦扯子、苜蓿
等，都是春天餐桌常见的野菜，其中
麦扯子只有在麦地常见，与麦苗纠缠
在一起，卿卿我我。此时的冬小麦逾
冬而壮，正是生长的时节，农人们趁
给麦地除草浇水之机，顺手而得的麦
扯子便是对他们辛劳的奖励，烹煮食
之有野气亦有麦味。而地块中刚刚
泛青的嫩苜蓿，无疑是众多野菜中的
上品，或者因苜蓿属人工种植的畜草
而脱离野菜行列，干脆就叫“苜蓿
菜”。因为顾忌人畜争食，所以往往
被种植者严加看管，但春天的苜蓿恰
如上天对人间的特别眷顾，又哪能轻
易错过呢？于是，这边揪一把，那边
掐几根，餐桌上的绿意就活泛了，匆
忙的主妇从田里回来，甚至来不及干
别的，顺手把刚揪来的一把嫩苜蓿洗
净往锅里一丢，再把半碗面疙瘩往里
一搅和，一锅飘着草色青绿和草清香

的苜蓿汤就煮上了。有了苜蓿打底，这
顿饭就好对付了，不怕男人和孩子们不
喜欢。

而津冀一带的春天，食草的主角应
该是苣荬菜、蒲公英和马齿苋吧。反正
这几种最多最常见也最普及，初春以苣
荬菜和蒲公英居多，马齿苋大概要稍晚
一些。我在津城数年的每个春天里，都
是一包一包地食用这几种野菜，有的是
朋友送来的，有的是市场买的，也有很
多时候是自己采的，有段时间口袋里时
常装着一把小铲和几个塑料袋，走路时
看见苦菜（苣荬菜的俗称）和蒲公英顺
手就挖了带上，到家洗洗蘸着黄豆酱就
直接吃了，马齿苋需要焯水食用，会洗
出黑色细小如沙的籽，也可炒菜吃，风

味独特。此外还有荠菜，入馅入汤皆
佳，春天里的一道荠菜豆腐羮，绝对堪
称人间美味。

食花，应是春食里的配角，但这个
配角却并不甘做“绿叶”，花开万朵，时
常抢戏。以花当食，风雅之事，于我们
晋人，意不在此，好像食单里许多春天
的花，都是命定要做的饭。当代人以花
入馔已不鲜见，云南的玫瑰，中原的牡
丹，皆已成为地域美食的一部分，菊花、
桃花、梨花、南瓜花等也不示弱，有人制
作的桃花脯、梨花丸子仿如仙馔，有花
入食食之如仙，花入食者食亦如花。记
忆里就有苜蓿花、洋槐花、木槿花、枸桃
絮……苜蓿花的紫花倒不是开在春天，
但离春天也不甚远，那些新鲜的紫蕊小
花一旦交到主妇们的手里，就能变化出
很多色彩艳丽的食物。有直接蒸食的，
浇上葱花和杮子醋即可食用；也有紫色
的苜蓿花面片，宽条状的紫色面片像一
块印染好的花布，尚未入口，食欲就会
被瞬间激了起来；还有稍微濡湿一些的
蒸菜，用筷子夹起蘸着蒜泥、醋汁吃，好
吃得像是神仙吃的仙肴。春天最常吃
的花大约是洋槐花，洋槐枝上有刺，但
洋槐花色白且清香，可以食用，真是好
吃。每年到洋槐花蕾未开之时，是最佳
的食用期，家家户户，花香四溢，蒸着、
拌着、包着都可以，洋槐花天然清甜爽
口，生着塞一把进嘴里嚼，也是不错的。

等我工作到了天津，偶然发现本地
人几乎没人吃洋槐花，而天津很多地方
都植有成片的洋槐树，花开烂漫，遂旁
若无人地采花归来大快朵颐，蒸饭、包
子、饺子，把槐花吃出了一个新的境
界。木槿花和枸桃絮也是花，只是树不
多，花也不多，但都可作为春食之物，枸
桃絮是枸桃树的花，可以吃的部位一节
一节的略带甜味。枸桃树即枸树，在农
村属于不成材的野生树种，木料盖房不
能当椽，做家具不能解板，所以现在能

结出红色有羽状须一样果实的枸桃树在
农村也不多见了。人世间的确有许多
“无用之物”会被人们慢慢抛弃，但我们
有时候也需要转换一下视角，好好打量
那些所谓的“无用之物”究竟是无什么
用，或许这样才可以真正还“无用”以“有
用”。物是这样，人可能也是这样，比如
枸树叶，据说也有清热解毒止痒等药用
功效。“天不养无用之人，地不生无用之
草”，也是普遍真理。

食叶，算是春食里的友情客串。有
了这个绿叶掩映下的春天，春食才算完
整，或者称为完美也不为过。几乎所有
可食之叶的最佳季节都在春天。香椿，
自不必说了，嫩芽香味浓郁，是极好的时
令小菜，只是现在市场上温室培育的香

椿芽，要比香椿树上长出的口
味差了许多，好在每年都能吃
到野生香椿树上的嫩香椿，赭
红带绿的枝叶正嫩得出水，经
开水焯过变成鲜绿色，凉拌食
之，香得出圈。还有香椿的同
类——樗树，俗称臭椿树，成熟
的叶片臭不可闻，但有一种不
臭的樗树刚长出来的嫩叶，晋
西南老家称为樗头菜，经水焯
过后，味道鲜美，可以食用，只
是一般很难碰到。还有榆树
叶，叶片小、叶肉质密实，无苦
味，食用效果中上。最好吃的

当然是榆钱子，似乎是榆树的果实，也叫
榆荚，形状圆而小，一串串簇在一起，像
小铜钱串，嫩时可以蒸食。还有一种树
叶我现在于城市中还能吃到，味浓近似
一味调料——花椒树叶。吾乡很多面食
中都会掺入一些花椒叶提味，比如煎饼、
烙馍、馒头、油坨、麻花，花椒叶可以为面
食增香，每年我们都会晒些干花椒叶备
用。有一年，在蓟州郭家沟的一家农家
院，房东提供了刚油炸出来的花椒叶
团，脆而椒香，也好吃。晋人的春天，放
眼望去，似乎满世界的树叶皆可食用，
如新鲜的柳芽、嫩杨树叶脱去苦味食之
味道不错，山西的一些特色餐馆，现在
可以提供这样的小菜。除了树叶，还有
很多野菜的叶子，都是我们儿时饭桌上
的常客。如一种蔓生的碱芽子，叶细
长，绿色，茎和根白色，呈节状，根可入
药，名为白茅根，有利水作用，也可以
吃。被称作扫帚苗的地肤苗，叶细长如
须，嫩叶也可以吃，而且味美如膏腴。吾
乡俗语，“春食野，夏吃苦”，这个“野”，非
草即叶，过去饥荒年代只要过了冬进了
春天，人们就不怕了，靠“食野”怎么也能
填饱肚子。春天，野望之处，好像真的没
有什么是不可以吃的，春天真是养命续
命的季节。

看到一个视频，南方一个叫“卷春”
的小店，阿婆正在春天里认真地做着地
道的野菜春卷，馅料都是阿公亲自采摘
来的野菜：地菜、藜蒿、木心菜、水芹菜、
鱼腥草、蒲公英、车前草，还有野葱、灰灰
菜、鼠曲草、苦苦菜、穿心莲、龙头菜、大叶
菜、马兰头、泥胡菜、诸葛菜、刺儿菜……
慕名前来食春的顾客，排着长队正等着阿
婆这卷来的春食。原来，春卷真的可以
卷春的。突然想到，在晋南一带，好像也
有正月二十摊卷卷的乡俗，许多地方不
只有摊卷卷，还有卷卷卷，荤素皆有，那
些遥远的乡间卷卷里卷的是我曾经熟稔
的春天，家乡的春天。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这一年的秋
季，李霁野考入了阜阳第三师范学校，受“五四”运动影响，他喜
欢阅读和宣传新文化。在校期间，他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
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少年中国》等进步书刊，同时大量
阅读“五四”以来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东欧被压
迫民族国家的作品。在新文化、新思潮的感召下，他受到“科
学”与“民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等思
想影响，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时的阜阳三师，
封建复古势力强大，并且他们认为李霁野是新派的头头。1921
年的一天，学校鸣钟开会，把李霁野叫去，讲了一些复古派的
话，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批驳了的，还给新思潮戴上“洪水猛
兽、共产共妻”大帽子。为了表示反抗，李霁野和韦丛芜声明退
学，愤然离开了这所学校。李霁野后来回忆说：“尽管当时失了
学，但由于受到所读过的进步书刊和马列主义宣传材料的鼓
舞，并未感到失望和前途渺茫。”

1923年春天，19岁的李霁野前往北
京，投奔他的同乡韦素园。1921年，韦
素园曾与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曹靖
华、蒋光慈等人历经艰险，行程3月有余
到达莫斯科，正赶上莫斯科的共产国际
第三次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召开，
他们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韦素园
回国后考入“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
校，经常到北京大学蹭鲁迅先生的课。
在那个时候，李霁野万万没想到将会与
鲁迅结下影响其一生的缘分（据《鲁迅日
记》记载，自1924年12月26日至1936年
10月4日，李霁野访鲁迅54次，致信124
封，赠书十余种；鲁迅访李霁野14次，致
信86封，赠书十余种）。

1924年8月，鲁迅搬到了北京阜成
门内西三条21号一所小院，李霁野在小
学同学张目寒的引荐下，第一次来到这
里。“我们走进靠里的一间小屋。一位留
着短短的胡须，上身穿着灰色毛线衣，裤
脚仿佛还扎着腿带的人，从书桌跟前站
起来。不用介绍，从额角和那炯炯有神
的眼，我便知道这就是我所景仰的鲁迅
先生了。”这是鲁迅先生留给李霁野的第
一印象。后来，李霁野在《鲁迅先生对文
艺嫩苗的爱护与培养》中说：“鲁迅先生
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首先注意的是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1925年夏，鲁迅在北京倡导成立了
未名社。这是一个以译介进步文学为主
旨的文学社团，李霁野是最初的六名社员之一。在鲁迅先生的
支持和指导下，未名社成为传播进步文学，尤其是外国进步文
学的重要阵地之一。这其中，自然有李霁野的功绩。

李霁野曾主持未名社日常工作。在主持未名社期间，他不
顾个人安危，掩护、接济、营救了冯雪峰、王青士、李何林、李云
鹤（郑卫华）、宋日昌、张一林、戴映东、赵赤坪等一大批共产党
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在革
命最低潮的时候，冯雪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一个
天气阴冷的夜晚，北新书局的编辑朋友通知冯雪峰：“不好了，
北新书局已经被张作霖手下的人查封了，抄出了你的译稿，发
现扉页上有你写的‘这本译书献给为共产主义牺牲的人们’，正
在通缉你。”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必须马上离开。

冯雪峰在灯光昏暗的大街上徘徊了一阵，觉得目前相对安
全和合适的地方，只有未名社，那里的李霁野、韦素园不仅相
熟，而且为人也比较可靠。因而，他朝未名社新搬的地址——
西老胡同走去。

对于冯雪峰避难未名社之细节，《冯雪峰传》（浙江人民出
版社出版）一书中有着详尽的描述：临到门前，见灯正亮着，他
警惕地朝四面扫视了一下，见无人影，这才轻轻地叩响了木
门。开门的正是李霁野。冯雪峰也不答话，低头迅速进屋，见
无外人，又迅速地把门关上，喘了口气，定了一下神，这才把遭
遇通缉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李霁野。然后坦率地问，我现在别
无去处，想暂在你们这里栖息几天，不知是否可能。李霁野不
假思索地说，没问题。因为他在与冯雪峰的接触中，对他的为
人和人品已经有了很多了解，知道他不仅忧国忧民，而且作风
正派、正直可靠，有时因生活所迫而向未名社临时借用一点钱，

总是按时归还，从不含糊。眼下碰到政治风险，又是大冷天，怎能
见死不救呢？所以，李霁野一口应承下来：你今晚就住在这，明天
我跟其他人打个招呼，如果没有其他更安全的地方，你就在这里
住下去。

1928年初春，鲁迅应邀去上海，未名社事务由李霁野负责。同
年4月，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书，由未名社成员韦素园和李
霁野合译出来，交未名社出版发行。不料，该书在寄往济南第一师
范代销时被截查。当时山东被军阀张宗昌割据，而北京则是奉系军
阀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张宗昌给北京军政当局发电报，要求查抄《文
学与革命》的出版机构，对译者和出版者“依法严办”。北京市档案
馆馆藏档案中记录了北洋当局查抄《莽原》等进步刊物和逮捕未名
社李建业（李霁野化名）、台静农、韦丛芜等人的经过。

4月7日，未名社被北洋军阀政府以“共产党机关”罪名查封，
李霁野与台静农等人同时被捕入狱。他们先后被关押在东城报

房胡同侦缉分队、前门外侦缉总队和前门
警察局，经友人常惠托叶恭绰先生出面营
救，50天后始获释。据此，李霁野之孙李
正辉在其《怀念我的祖父李霁野》一文中
回忆：爷爷主持未名社社务以来，勇于组
织出版苏俄革命文学作品。他的译作和
党的重要干部任国桢烈士的作品一起，被
鲁迅列入《未名丛刊》出版。鲁迅通过他
联系曹靖华先生翻译苏联革命文学作品
《铁流》。由于翻译出版苏联文艺理论著
作《文学与革命》，他被敌人逮捕入狱，导
致未名社作为“共产党机关”一度被查
封。在那个寒凝大地、风雨如磐的年代，
译介革命文学，不但没有名利可收，反而
要冒生命的风险。但是他和同仁们在寂
寞中锲而不舍，在危难中矢志不渝，支撑
他们的是信仰、信念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前，李霁野并不是中共党
员，但从上世纪20年代起，他就坚定地站在
中国共产党一边。他的弟弟李耕野因受他
影响，1928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在未名社工
作期间，与王青士、王冶秋散发反蒋传单被
捕过。像鲁迅先生一样，李霁野深信中国
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寄托着人
类和中国的将来”。李霁野一生坚持真理，
追求光明。早年，他追随鲁迅先生，从事进
步文学的翻译、创作和出版事业。他以笔
做刀枪，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
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拥护和支持革命事
业，以各种方式保护和帮助共产党人。他
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与革命文艺活动保

持着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他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加入了中国
民主促进会，为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激励广大知识分子投身
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1956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后，他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为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
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李霁野把毕生心血和全部精力，都献给
了党和人民。直到逝世前夕，他仍然心系所热爱和为之奋斗一生的
事业。他曾在《我与黄钰生同志》一文中说过：希腊哲人把人生比作
火炬竞走，后生的责任就是从前任手中接过火炬，跑下去，并使火炬
发出更大的光辉。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著名诗人臧克家
先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句：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李霁野先
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革命精神世代流传，著作留香、教泽长
存，他留给我们长长的怀念。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今生何其有幸，竟与李霁野先生朝
夕相处五年之久。其间，他老人家敬业奉献、宽厚友善的高贵品
格，一直深深影响着我，温暖着我的心灵，激励着我前行。今年恰
逢李霁野先生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我最敬爱和尊重的师
长李霁野先生。 （作者系副研究馆员，曾为李霁野先生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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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卫视

川流（20、21）
■川军师长拒绝

出兵进攻解放区，以
身体欠佳为由闭门不
出。郑笑南看出师长
心思，将他拉到进步
阵营。郑笑南去码头
迎接杨思晴。二人紧
紧相拥，被老三看到
告诉了父亲。老爷子
大为惊喜，意识到一
对新人不用让他提醒
什么了。

爱情保卫战

■“姐弟恋”的爱
情让小王和小李感到
窒息，小李深感男友
做事幼稚，还喜欢控
制、跟踪自己，小王则
希望女友可以给自己
足够的安全感。青年
作家文吉儿表示，有
些关系是走得越近发
现越不合适，每一个
阶段都可能出现心态
失衡。让花成花，让
树成树，让彼此做自
己，永远不要为任何
人、任何事毁了自己
的前途，耽误自己前
行的路。

文艺频道

我的娘家我的婆
（25—27）

■子春落水后，
刚好被天喜所在的革
命军救下，并对她进
行救治。子春醒来后
很是激动，想要立刻
回到云庆，天喜觉得
子春此刻的身体状况
不能回去，天喜答应
等子春养好身体后，
陪她一同回云庆。

影视频道

左轮手枪（35、36）
■石山来和萧宗

海父子联手在仓库门
内外与敌搏杀，危机
之时，许小刀带新四
军前来助战。众人奋
勇杀敌，最终石山来
拉响了引线……


